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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抢滩战：袁隆平和中国的种子史
1950年5月，20岁的袁隆平还在位于重

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农学系学习。这个
世外桃源般的学校，几个月后将会与其他学
校合并为西南农学院。

这个月的 16号，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发布了一条关于种子领域的重要信息：关于
粮食作物品种检定和种子鉴定简易办法的
指示（以下简称种子鉴定指示）。

彼时，以农业为主的共和国将在随后的
70多年时间来，进行着一场艰辛的种子战
争。

袁隆平等老一辈科学家在这场解决吃
饭问题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战争中，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初期困境
时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签发了种子鉴

定指示。
许多人已经不认识李书城了。中国共

产党的早期领袖李汉俊就是李书城胞弟。
建党之初，党的活动中心就在李书城的“李
公馆”。1921年 7月 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
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今兴业路 76号）李公
馆正式开幕，后来才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
开。

1949年10月19日，经周恩来总理提议，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书城为农业部部长。

种子乃农业之本。1949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为 11318万吨，人均粮食只有 208.9公
斤（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粮食缺乏，再加上战乱，饿殍遍野。

粮食总产量不高的原因中，也涉及到了
粮食作物的品种繁多、种子质量不高的问
题。这一年的 12月，第一届全国农业生产
工作会议召开，确定推广优良品种为增产措
施之一。

1950年6月26日，福建省在落实种子鉴
定指示中，特别提到：“本省水稻品种复杂，
优劣不一。”福建省与其他省份一样，在有条
件的县设立种子站，推进五年内完成良种普
及任务。

种子站，与地方的农技部门，由此成为
新中国种子品种改良的重要组成。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自力更生发展优良
种子的意识非常强。建国初期，新中国的一
些农业专家曾发表文章反思中国种子领域
遭遇的惨痛教训。

曾经担任北大农学系讲师的张纪增早
年撰文，“美帝几家大的种子公司如西弗吉
利亚的百比种子公司、加利福利亚的鲁宾生
父子种子公司、路易斯安那州康奈尔等种子
公司都储存了大批的蔬菜种子，无处销售。”
（相应公司均为原文照录）

无处销售的种子往哪里去呢？它们以
援助的方式来到了中国。中国朴实农民欣
喜的种下这些美援种子，却迟迟看不到发
芽。张纪增撰文中提及了 1947年的一份文
件，这份官方文件中载明“惟各该种子，在美
采种期，有达四、五年以前者，恐于发芽率受
有影响”。（以上为原文照录）

1947年，美国向中国输送了 870吨蔬菜
种子，在当时的 25个省份推广。这些种子
大部分失掉了发芽率，因此推广面积越大，
农民损失越大。

地大物博的中国，自身的种子资源也在
屈辱的岁月里被一些国家所掠夺。

著名农业科学家、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娄
成后曾经讲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岭
南大学任教的美国三位专家接受美国农林
部的津贴，在华南搜集柑橘、龙眼、荔枝、油
桐等经济作物，取得了这些珍贵的种子资源
后用于美国经济作物的改良，并把一些优质
品种用于种植，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他认为：“大家互相交流品种交流经验
是好的，但是假借名义、肆无忌惮地搜刮品
种调查资源，有来而无往，乃一个自主的国
家所不能容忍的。”

到改变的时候了。新中国基层的种子
站在全国建立之时，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也在
1951年开启。

现在来看，五年良种普及计划不可否认
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第一年，以县为单位
初选；第二年，县农场和良种繁育站进行繁
殖；第三年，到乡村留种地繁殖；第四年，推
广到农民大田；第五年，初选种进行普及。

通过五年普及计划，种子工作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1956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
到了 1.9505亿吨，人均粮食达到了 306.8公
斤。

五年良种普及计划期间，正是袁隆平在

西南农学院学习最为繁忙的时期。他在学
习农学知识之外，1952年春还前往重庆大足
农村开始了三个月的农村锻炼。春耕播种，
下田劳作，这样的经历也让袁隆平在带研究
生时会提一个条件：必须同意下田。

南繁奇迹
1956年，已经在湖南安江农校任教三年

的袁隆平被派到了邻近的一所中学代课。
他将要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这一年的 9月，千里之外的海南迎来了
辽宁省农科院水稻所的数位专家。他们带
着简单的行李，从东北直奔海南扎根三亚，
研究选育优良水稻和玉米种子。同年 7月，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也成立。

那时候的海南，还较为莽荒，毒蛇野兽
出没丛林。种子繁育的过程，育种人员遭遇
了许多困难。谁也没有想到，随着这批开拓
者的到来，这里将成为中国的种子硅谷。

也在这时，他遇到了无时无刻都在背后
支持他的爱人邓则（后改名邓哲）。他更加
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没有被困难击倒。即
使在有人偷偷摸摸毁掉他的试验田后，他依
然没有放弃。这一案件，至今尚未破获。

1966年4月15日，英文版的《科学通报》
发表了袁隆平先生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科学家饶毅在几十年后撰文：“袁隆平
的论文对他个人的命运有着显著且出乎意
料的影响，成为他科研生涯的关键节点。”饶
毅认为：“袁隆平带领他的团队长期认真的
工作带来了水稻的增产，也造福了中国和世
界。”

这篇论文，得到了国家高层的重视，袁
隆平则得到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科研环境。
他将在云南、海南等地开启新的研究。

一些文章将袁隆平到海南南繁基地的
时间点列 1970年。征探君查阅当年的许多
文献后，可以清晰地看出从1968 年开始，袁
隆平就前往云南、海南等地寻找繁育地。《袁
隆平传记》中也记录：“又一次促使他，再下
海南。1970年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
尹华奇来到海南崖县南红农场。”

一切都是刚刚好。1967年时，农业部拨
款建设了海南南红农场。冥冥之中，这里将
因为袁隆平的到来而为世界所闻。

南繁育种基地的范围很大。早期，南繁
基地的主要育种区域在海南三亚、乐东、陵
水等三个典型的南部市县。后来，随着用地
矛盾，三亚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原因，南繁育
种基地已经扩展到了东方、昌江、五指山等
市县。

袁隆平带着助手前往的崖县（原来指三
亚）南红农场，位于现在的三亚崖州区。南
红农场原来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直属农
场，当时有职工百十来个。

这是福地。1970年 11月 23日，在海南
南红农场一片野生稻生长的沼泽中，袁隆平
助手李必湖发现了 1株雄性不育株，他跳入
田中用衣服将其稻芽包住，小心翼翼地捧回
试验田里。这处野生稻是由南红农场技术
员冯克珊作为向导，带领李必湖去的。只
是，李必湖在发现这株雄性不育株时，冯克
珊并不在现场。

这一点细微的差别，后来却被极个别人
有意识去忽略，李必湖认为才是发现者。其
中一篇传播甚广的文章中说：“2000年以前
的报刊和文献，野败（即雄性不育株）的发现
与冯克珊这个名字毫无联系！”

然而，征探君查阅数十年来的文献，发
现早在1983年4月出版的期刊《大自然》，由
谭毅挺撰写的《杂交水稻之父——特等发明
奖获奖代表袁隆平》一文中就明确提及了冯
克珊：“11月 23日清晨，老冯（冯克珊）跑来
给李必湖报信。小李喜出望外，这位当时年
仅 25 岁的小伙子，立即跟老冯来到小河
边。果然，好大一片野生稻在抽穗扬花。小
李仔细地观察着。”

文中所述情况与 1990年出版的《袁隆
平传》基本一致。《袁隆平传》则更多讲述了
冯克珊如何带领寻找野生稻的情况。征探
君也不得不感慨，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信
手抹黑，让老科学家陷入是非中。

发现不育株时，李必湖并没有意识到这
将是改变全球粮食生产的重大发现。北京
出差的袁隆平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回。袁隆
平欣喜发现这是一株全为败育花粉的不育
株。他将此定名为“野败”。

“野败”发现之后，袁隆平团队对此进行
了多次杂交组合，最后获得了几粒宝贵的种
子（查阅文献有说三粒也有说五粒）。通过

这几粒种子，袁隆平团队通过繁育获得了一
定的“野败”育种材料。

这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时刻。
1971年春天，广西、江西、上海、福建、新疆、
辽宁等地的 50多名水稻研究人员，云集南
繁基地进行会战。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将
相关材料分给各地研究人员，从而加速推进
了杂交水稻的研究。颜龙安、张先程等科研
人员，也在这一时期依托野败材料，取得了
重大突破。科研人员选育出来一批不育系
和保持系，但是距离袁隆平在《水稻的雄性
不孕系》提出的“三系”理论，还缺乏一个恢
复系。

恢复系是指，一种正常的水稻品种，它
的特殊功能是用它的花粉授给不育系所产
生的杂交种雄性恢复正常，能自交结实，如
果该杂交种有优势的话，就可用于生产。

这一年的 1月，被撤销的农业部种子局
也重新恢复。农业经不起折腾，教训是深刻
的！

大规模应用也已经不远了。1975年，湖
南省率先派出大量人员到海南参与育种。
1976年1月上旬，全国各地组织的农技人员
也前往海南，参与杂交水稻育种。

这里面有各地的专家也有年轻的农技
干部，他们背着简单行囊乘火车千里迢迢赶
往海南。

南繁基地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情
景。抵达南繁基地后，他们坐在树荫下躲避
酷热，袁隆平则通过高音喇叭为各地农技人
员讲授杂交水稻育种的关键环节。

参与会战的一位人士告诉征探君，那时
候各省市派来的人员分散到南繁基地范围
内的各个村庄，一个村往往有五六个省的专
家及农技人员，大家与当地村民共同推进杂
交水稻育种。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农技人员
还要前往几十公里外的五指山去砍伐木材
用于做饭烧火。

参与会战的人员，对于南优 2号的运用
带来的明显增产效果记忆犹新。原四川永
川地区璧山县在引种“南优 2号”后亩产也
高达千斤以上。

后来，一些所谓反思的文章却对“南优2
号”颇多指责，言之咄咄地说“南优 2号”有
缺陷很快就被淘汰了。

征探君与诸多农业专家探讨以及查阅
相关文献后发现，“南优 2号”确实存在抗病
能力差的缺陷。但是，《杂交水稻》1994年增
刊中关于杂交水稻的组合介绍中，提及“南
优 2号”是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首先在生产
上使用的组合，具有明显的杂种优势，在杂
交水稻开始推广应用中起了先锋作用。该
文还提及，1976~1986年累计种植5000万亩
左右，直到1985年江苏仍种植50余万亩。

科学研究也是探索，怎么可能一开始就
尽善尽美？“一个科学家应该考虑到后世的
评论，不必考虑当时的辱骂和称赞。”（巴斯
德）

同一时期推出其他杂交水稻品种，其实
也在不断地进行迭代。我们值得庆幸的是，
袁隆平团队在内的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数十
年如一日的不断探索、推广，才促进了中国
粮食生产的大发展。1976年到 1988年，全
国杂交水稻累计种植 12.56亿亩，累积增产
1000亿斤以上。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的突破，是中国在
种子领域上的重大转折点。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
总结制种技术成功。这也是中国种子标准
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这一年的 5月，北京
平谷，全国种子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种子
标准会议在此召开（一些文献将开会时间误
以为7月，7月系会议纪要印发）。

这次会议上提出了“1980年实现大田用
种良种化、种子质量标准化、种子加工机械
化”。这间接推进了让全国各地在海南加快
推进杂交水稻育种之外，会议确定的很多事
情却因为当时的环境干扰，并未能够实施。

然而，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种子工作
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也即将展开。袁隆平将代表杂交水稻研发
团体，去赢得世界的赞誉。

根据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
究所相关文献，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曾在
1978年专程飞到中国，邀请林世成（水稻遗
传育种专家）、袁隆平去国际水稻研究所交
流指导。这也表明，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引
起了世界的重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彼时，以增产为主要攻克目标的袁隆平
团队所做的工作也是为世界粮食安全的专
家所推崇的。国际知名农业专家 P.R.
Jennings在 1979年发表的《水稻育种和世界
粮食生产》一文中说：“育种专家有时候沉溺
许多次要的，而没能给指出限制增产的因
素。如果研究所一开始就把精力放在遗传
学、抗病、品质属性或是现有品种的栽培实
践上，也许会一事无成。”

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乐观些，对自
己，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为之服务的农民
要有信心。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在发展中国
家争取增加粮食产量的斗争中是没有地位
的。”

中国在杂交水稻育种方面的成就，也引
起了西方的重视。1980年7月，我国首次将
杂交水稻技术有偿转让给美国西方石油公
司，次年续转让给澳大利亚卡捷尔公司。

居安思危，种子的战争却从未停歇。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跨国种业巨头就

已经实现了种子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
例如，种业巨头杜邦公司，把品种研发、种子
生产、销售推广合为一体，并在全球展开积
极的攻势，发展中国家种业公司纷纷沦陷。

数据显示，全球种业市场规模在 2011
年至 2018 年间保持了 7%的年均增长率，
2018年全球种子市场规模达到 597.1亿美
元。

根据估算，2020年这一规模已超过 600
亿美元，并将于 2024年达到 903.7亿美元。
中国种子市场规模在2019年也接近1200亿
人民币。

全球和中国市场种子市场规模都在进
一步扩大的时候，市场份额却越来越集中在
全球主要巨头。

近年来，中国种子企业也在成长，但是
远远不能够与世界巨头抗衡。2020年的销
售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大种子企业隆平高科
的销售额也才仅仅只有 32.91亿人民币，第
二名垦丰种业为31.30亿人民币。

中国种子龙头企业实力都远远比不上
世界巨头，那么中国种业还有什么种子研究
能像杂交水稻那样赢得世界盛誉呢？

这或许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更严峻的问
题。

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数据，2019年我国
种子进口量 6.60万吨，出口量 2.51万吨，进
口额4.35亿美元，出口额2.11亿美元。近年
的数据看，进口额高居不下，出口还有一定
程度萎缩。

进口高居的背后是什么呢？除了杂交
水稻等一些种子外，中国在玉米、马铃薯种
子方面相当程度依赖进口。西红柿、洋葱、
胡萝卜等高度依赖进口。1995年之前，中国
手握全球90%以上的野生大豆豆种，并一直
是大豆净出口国，如今我国90%的大豆依赖
进口。

而且，过去几十年来为中国育种行业做
出巨大贡献的南繁基地，也面临严峻挑战。
有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育成的农作物新
品种中，超过70%的品种经历过“南繁”。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位于海南国际
旅游到的南繁育种基地，几十年来许多问题
依然没有理顺。随着海南旅游岛的进一步
开发，南繁用地更加难。此前，大多为短期
租地，随着租地越来越难有保障，严重影响
了科研稳定性和对基地的长期投入。用地
单位心里不踏实，缺乏稳定性，没有安全感。

当然，海南当地也意识到南繁的重要
性，对一些问题进行解决。除了解决育种用
地问题之外，海南省在南繁基地生物安全监
管也实现了全覆盖。同时，还划定了配套建
设用地，编制了配套服务区等。中国的种子
硅谷，正在经历涅槃。

为落实中央关于打好种业翻身仗的部
署，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全国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的通知》，决定用 3年时间
全面完成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与收集行动。或许，随着摸清家底，中国在
种子的战争中会迎来新的契机。

袁隆平临走之后，依然有一些人在抹黑
他。只是，他已经听不见也看不见那些诽谤
和攻击了。他也看不到，长沙无数的青年在
奔跑中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多年前，
他给离世的妈妈写了一封信：“他们说，我用
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
是妈妈你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5月 22日，袁隆平在歌声中离去，他要
去看妈妈了：“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